
A30 文匯副刊采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九
月
三
日
，
習
主
席
將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舉
行

大
閱
兵
，
日
本
首
相
安
倍
卻
極
度
敏
感
，
稱
下

一
代
將
不
會
再
說﹁
原
諒﹂
二
字
。

對
每
個
中
國
家
庭
來
說
，
日
本
侵
華
戰
爭
都

是
災
難
和
痛
苦
記
憶
。
假
如
你
爺
或
你
爸
到
別

人
家
殺
人
放
火
，
子
孫
連
句﹁
侵
略﹂
都
不
敢
說
，
如

此
政
治
家
非﹁
日
本
製
造﹂
莫
屬
。

我
老
家
在
山
東
牟
平
縣
，
就
是
剿
匪
英
雄
楊
子
榮
的

故
鄉
。
我
們
膠
東
人
習
慣
將
日
本
兵
叫﹁
小
鬼
子﹂
，

既
形
容
日
本
人
身
形
矮
小
，
更
有
蔑
視
之
意
。
至
今
，

膠
東
民
間
還
有
不
少
人
喜
歡
將
日
本
人
叫﹁
小
鬼

子﹂
，
可
見
戰
爭
留
給
人
們
的
印
記
有
多
深
。
馮
德
英

的
小
說
︽
苦
菜
花
︾
描
寫
的
就
是﹁
小
鬼
子﹂
在
膠
東

大
掃
蕩
，
膠
東
人
民
誓
死
保
衛
家
園
的
故
事
。﹁
小
鬼

子﹂
內
涵
現
已
發
生
很
大
變
化
。
如
誇
日
本
電
器
好
，

膠
東
人
習
慣
說﹁
看
人
家﹃
小
鬼
子﹄
的
電
器﹂
！
這

裡
倒
多
了
些
欣
賞
的
味
道
來
。
但
當
提
起
當
年
的
那
場

戰
爭
，
膠
東
人
就
會
立
馬
瞪
大
眼
珠
，
絕
不
含
糊
。

小
時
常
聽
老
輩
子
講
，﹁
牟
平
最
有
名
的
是
雷
神

廟
。
三
八
年
，
共
產
黨
從
延
安
派
來
理
琪
，
帶
部
隊
在

︵
牟
平
︶
城
南
雷
神
廟
打
響
了
膠
東
抗
日
第
一
槍
。﹂

牟
平
城
南
現
有
一
座﹁
雷
神
廟
戰
役
紀
念
館﹂
，
供
人
參
觀
。

六
爸
︵
六
伯
伯
︶
生
前
不
止
一
次
對
我
講
：﹁﹃
小
鬼
子﹄

到
過
我
們
村
子
一
次
，
從
奶
奶
家
門
口
走
過
。
一
個
班
的
日
本
兵

騎
着
高
頭
大
馬
，
穿
黃
呢
子
服
，
挎
東
洋
刀
，
擺
出﹃
皇
軍﹄
威

風
，
是
警
告
中
國
老
百
姓
不
要
作
對
。﹂
當
時
八
路
軍
經
常
下
山

襲
擾
，﹁
小
鬼
子﹂
遂
在
村
東
邊
的
東
山
一
帶
修
建
了
三
個
炮

樓
。

爸
爸
今
年
八
十
一
歲
，
打
電
話
問
他
的﹁
抗
戰
記
憶﹂
時
，

他
說
，
大
概
是
一
九
四
二
年
，
他
上
小
學
一
年
級
，
日
本
人
修
通

了
煙
台
至
威
海
的
公
路
，
日
本
兵
穿
着
黃
呢
子
服
，
挎
洋
刀
，
三

十
多
輛
大
小
汽
車
浩
浩
蕩
蕩
從
公
路
上
開
過
。
小
學
在
公
路
邊

上
，
這
是
他
唯
一
一
次
看
到
過﹁
小
日
本﹂
。
還
有
件
事
讓
他
記

憶
深
刻
。
一
九
四
二
年
新
加
坡
淪
陷
，
日
本
人
在
村
口
張
貼
出
大

海
報
，
鼓
吹﹁
皇
軍﹂
不
可
戰
勝
，
為
的
是
嚇
唬
震
懾
中
國
人
。

爸
爸
小
學
有
兩
三
年
讀
的
是
南
京
汪
偽
政
權
編
寫
的
小
學
課
本
，

日
本
人
主
要
靠
偽
軍
維
持
地
方
政
權
。
抗
戰
中
後
期
，
農
村
政
權

處
於
八
路
軍
與
日
本
人
拉
鋸
式
狀
態
。

膠
東
抗
戰
是
中
國
抗
戰
史
上
可
歌
可
泣
的
一
頁
。
爸
爸
自
豪

地
說
：﹁
八
路
軍
在
膠
東
有
獨
立
團
，
縣
有
獨
立
營
，
區
有
武
工

隊
，
基
層
還
有
數
不
清
的
民
兵
武
裝
，
攪
得
日
本
人
不
得
安

寧
。﹂我

家
也
為
抗
戰
作
出
了
貢
獻
，
五
爸
︵
五
伯
伯
︶
中
學
便
接

受
了
抗
日
思
想
，
一
九
四
四
年
的
一
天
深
夜
，
他
背
着
爺
爺
奶
奶

上
了
昆
崳
山
，
到﹁
文
牟
聯
中﹂
參
加
了
八
路
軍
，
成
為
一
名
抗

日
戰
士
。
遺
憾
的
是
，
他
三
年
前
去
世
了
，
不
能
親
眼
看
到
即
將

來
到
的
七
十
周
年
天
安
門
大
閱
兵
。

我
成
長
的
東
北
遭
受
日
本
人
的
奴
役
最
早
，
也
最
深
。
雞

西
、
雙
鴨
山
和
鶴
崗
的
優
質
煤
，
大
小
興
安
嶺
的
百
年
紅
松
等
都

被
運
到
日
本
國
內
。
東
北
人
民
不
得
不
接
受
皇
民
教
育
，
這
也
是

日
語
在
東
北
有
較
好
基
礎
的
原
因
。

中
國
人
是
一
個
不
愛
記
仇
的
民
族
。
蔣
介
石
對
日
奉
行﹁
以

德
報
怨﹂
政
策
，
毛
澤
東
、
周
恩
來
決
定
不
向
日
本
索
要
戰
爭
賠

款
，
這
一
切
都
是
證
明
。
但
如
果
有
人
想
抹
掉
這
段
歷
史
，
是
萬

萬
做
不
到
的
。
到
時
，
每
個
中
國
家
庭
的﹁
抗
戰
記
憶﹂
都
會
站

出
來
講
話
！

我家的「抗戰記憶」

︽
成
報
︾
頭
版
編
輯
宋
郁
文
身
兼
數
職
，
除
了

編
報
，
還
在
樹
仁
學
院
新
聞
系
教
授
編
輯
學
，
以

及
在
電
台
主
持﹁
咬
文
嚼
字﹂
節
目
。
他
喜
歡
穿

着
唐
裝
長
衫
，
夏
天
純
白
色
，
冬
天
藍
黑
色
；
走

起
路
來
，
衫
腳
隨
風
而
動
，
像
古
代
書
生
，
溫
文

爾
雅
。

我
是
宋
郁
文
的
學
生
。
他
打
扮
雖
守
舊
，
教
學
方
法

卻
十
分
靈
活
，
是﹁
活
動
教
學﹂
的
先
鋒
。
當
年
修
讀

編
輯
學
的
同
學
不
足
十
人
，
於
是
宋
老
師
將
學
生
當
作

子
女
，
逐
個
執
手
而
教
。
上
課
時
，
他
像
玩
遊
戲﹁
猜

謎
語﹂
，
派
發
每
人
報
紙
一
份
，
鄰
座
同
學
各
不
同
。

例
如
：
︽
成
報
︾
給
甲
，
︽
文
匯
報
︾
給
乙
，
兩
人
各

自
將
整
版
新
聞
剪
下
，
然
後﹁
藏﹂
起
每
條
新
聞
的
標

題
，
僅
僅
交
換
內
文
。

同
學
根
據
自
己
手
上
的
新
聞
內
容
，
學
習
起
標
題
，

再
從
中
選
擇
頭
條
和
二
條
。
最
後
宋
老
師
揭
開
謎
底
，

甲
乙
還
給
對
方
標
題
，
對
比
之
下
，
恍
然
大
悟
；
宋
老

師
再
加
以
解
釋
，
指
出
優
劣
。
上
課
玩
遊
戲
，
氣
氛
熱

鬧
；
從
宋
老
師
身
上
學
到
，
新
聞
工
作
應
該
是
自
由
靈

活
的
。

我
畢
業
後
去
︽
成
報
︾
上
班
，
宋
老
師
不
再
是
我
的
老
師
，
是

上
司
；
他
不
會
跟
我
玩
遊
戲
，
只
會
板
着
面
孔
下
訓
示
。

我
記
得
，
當
年
越
南
難
民
湧
來
香
港
，
港
府
禁
止
他
們
登
岸
，

難
民
船
在
海
上
漂
浮
，
等
待
聯
合
國
援
助
。
船
上
難
民
都
有
一
個

逃
亡
血
淚
史
，
︽
成
報
︾
租
了
一
隻﹁
哇
啦
哇
啦﹂
︵
小
艇
︶
，

派
我
坐
艇
出
海
訪
問
他
們
。

當
日
天
氣
惡
劣
，
風
大
浪
急
，
小
艇
左
右
擺
蕩
，
我
被
海
浪
照

頭
淋
下
，
嘔
吐
大
作
。
終
於
完
成
採
訪
工
作
，
晚
上
近
九
點
返
到

報
館
，
身
體
一
直
發
冷
發
抖
，
對
着
紙
筆
，
久
久
未
能
下
筆
。
這

時
候
，
宋
上
司
來
到
我
面
前
，
放
下
一
杯
熱
茶
，
語
氣
嚴
肅
地

說
：﹁
快
截
稿
了
。
迅
速
交
稿
。﹂
他
看
似
無
情
，
他
的
關
懷
，

盡
在
那
一
杯
熱
茶
裡
。

宋
老
師
逝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
韓
中
旋
老
總
寫
了
一
對
長
長
的
輓

聯
，
內
容
記
不
起
了
；
但
記
得
，
輓
聯
鋪
在
地
上
，
我
拉
起
一

頭
，
韓
老
總
捲
起
衣
袖
，
彎
腰
提
筆
疾
書
。

︽
成
報
︾
的
輝
煌
時
代
，
歸
功
於
這
些
報
業
前
輩
的
貢
獻
。

憶宋郁文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近
日
追
看
舊
劇
集
︽
誓
不
低
頭
︾
，
發
現

很
多
細
節
都
跟
捱
麵
包
有
關
。
港
人
口
中
的

﹁
捱
麵
包﹂
，
是
為
了
省
錢
，
吃
麵
包
代
替

正
餐
，
通
常
是
為
了
買
個
名
牌
手
袋
之
類
。

如
要
日
日
捱
麵
包
，
當
然
是
家
境
拮
据
。

劇
裡
曾
江
演
的
陸
國
榮
，
帶
着
年
幼
兒
子
從
越

南
走
難
來
港
，
投
靠
舅
父
一
家
，
但
遭
舅
母
白

眼
，
終
釀
出
滅
門
血
案
。
曾
江
常
跟
舅
母
嘔
氣
後

帶
兒
子
出
走
，
但
每
次
都
是
死
死
氣
回
家
。
有
次

也
是
這
樣
出
走
，
後
來
兒
子
說
餓
，
曾
江
於
是
買

了
麵
餅
，
打
算
回
去
下
麵
吃
，
但
因
為
舅
母
不
給

大
門
鑰
匙
，
回
去
時
家
裡
沒
人
，
要
坐
着
等
。
兒

子
餓
極
，
看
着
乾
麵
卻
沒
得
吃
，
便
說
：﹁
剛
才

買
麵
包
就
好
了
，
現
在
就
可
以
吃
。﹂
那
為
什
麼

曾
江
不
買
麵
包
呢
？
我
想
是
因
為
麵
餅
比
麵
包
便

宜
，
又
耐
放
，
而
且
大
人
總
喜
歡
熱
食
，
比
較
頂

肚
。
後
來
終
於
入
到
屋
，
曾
江
就
下
了
一
碗
超
大
的
淨
麵
給

兒
子
吃
。
那
種
完
全
無
味
的
白
開
水
煮
麵
，
現
在
的
孩
子
是

寧
死
也
不
肯
放
入
口
的
。

曾
江
後
來
用
計
，
把
滅
門
罪
成
功
嫁
禍
給
本
來
是
患
難
之

交
的
鄭
少
秋
演
的
謝
文
武
，
害
他
坐
了
十
多
年
冤
獄
，
後
來

雖
得
名
大
狀
胡
楓
仗
義
翻
案
出
來
，
但
已
是
跛
腳
中
年
，
工

作
和
生
活
都
很
艱
難
。
有
次
工
廠
工
友
劉
美
娟
飾
演
的
阿

英
，
看
見
他
在
街
邊
車
仔
麵
檔
用
兩
元
買
碗
淨
麵
，
為
省
錢

什
麼
配
餸
也
不
敢
要
，
三
幾
口
就
把
一
小
碗
麵
吃
完
，
湯
也

喝
盡
，
可
見
十
分
之
餓
。
後
來
謝
文
武
又
為
了
完
成
阿
英
讀

時
裝
設
計
夜
校
的
志
願
，
暗
地
供
她
學
費
，
有
什
麼
計
？
又

是
捱
白
麵
包
！
可
見
捱
麵
包
在
整
個
港
式
戲
劇
傳
統
都
是
個

重
要
符
號
，
是
錢
不
夠
的
永
恒
解
決
方
法
。

以
今
天
的
物
價
，
快
餐
店
一
頓
午
飯
約
四
十
元
，
吃
兩
個

白
麵
包
當
午
飯
約
要
十
元
，
即
使
每
月
捱
足
三
十
天
也
只
慳

得
九
百
元
，
是
否
夠
買
名
牌
包
包
或
交
時
裝
設
計
課
程
的
學

費
，
也
真
說
不
定
。
再
說
有
些
麵
包
也
不
便
宜
，
用
料
較
好

的
動
輒
要
廿
多
元
一
個
，
不
如
吃
有
菜
有
肉
的
車
仔
麵
。
如

真
要
捱
麵
包
的
話
，
灣
仔
街
市
有
麵
包
店
的
麥
糠
包
仍
只
賣

兩
塊
半
，
兩
個
可
頂
肚
幾
小
時
，
可
以
考
慮
。

捱麵包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一
位
在
電
視
台
工
作
的
才
華
橫
溢
的
副
台
長
，
曾
經

占
得﹁
謙﹂
卦
，
問
及
前
程
。
我
說
：﹁
高
山
處
在
平

地
之
下
，
又
有
子
孫
持
世
，
顯
然
是
能
人
不
得
高
位
的

暗
示
。
本
次
升
官
無
望
，
日
後
因
此
而
獲
大
福
。﹂
副

台
長
釋
然
一
笑
：﹁
正
與
事
實
相
符
！﹂
不
出
三
年
，
電
視

台
的
一
把
手
及
相
關
要
害
部
門
負
責
人
均
因
涉
及
貪
腐
窩
案

而
群
體
淪
為
階
下
囚
，
該
副
台
長
因
權
力
被
邊
緣
化
而
安
然

無
恙
。
我
又
一
次
體
驗
到
易
道
廣
大
，
道
不
虛
行
。

謙
卦
專
門
探
討
謙
遜
之
道
的
基
本
原
則
及
重
要
意
義
。
卦

辭
說
：﹁
謙
，
亨
，
君
子
有
終
。﹂
高
山
自
願
降
至
平
地
之

下
，
不
是
出
於
極
度
的
自
卑
與
自
慚
，
也
不
是
故
意
逃
避
責

任
和
災
難
，
而
是
要
降
下
凌
人
的
傲
氣
，
升
起
道
德
的
光

華
。
斬
削
盈
滿
者
和
增
益
謙
下
者
是
宇
宙
間
普
遍
存
在
的
客

觀
規
律
，
謙
遜
之
道
是
中
華
文
化
從
宇
宙
規
律
中
提
煉
出
來

的
道
德
智
慧
，
能
獲
得
天
道
、
地
道
和
人
道
的
一
致
佑
護
。

謙
遜
是
把
朋
友
引
渡
過
來
的
誠
懇
的
橋
樑
，
是
像
容
納
百
川
一
樣
凝
聚

人
間
大
愛
的
深
海
，
是
以
最
低
下
的
姿
態
獲
得
一
種
不
可
逾
越
的
道
德

力
量
，
雖
不
具
有
爭
先
的
銳
氣
，
但
卻
能
擁
有
最
大
的
容
量
，
獲
取
最

充
裕
的
外
力
補
充
。

初
六
、
謙
謙
君
子
，
用
涉
大
川
，
吉
。
對
晉
升
的
機
會
一
再
謙
讓
，

乃
至
於
退
守
在
低
下
得
不
能
再
低
下
的
位
置
上
，
即
使
是
那
些
準
備
對

他
進
行
中
途
狙
擊
的
人
都
感
到
無
從
下
手
。
把
所
有
應
得
的
利
益
全
部

都
讓
給
了
別
人
，
擁
有
這
樣
的
胸
襟
和
器
宇
，
一
旦
他
向
着
心
儀
已
久

的
宏
大
目
標
發
起
衝
刺
的
時
候
，
有
誰
不
感
到
這
是
實
至
名
歸
的
選

擇
，
有
誰
不
為
之
奮
袂
而
起
？

六
二
、
鳴
謙
，
貞
吉
。
之
所
以
令
名
遠
揚
，
不
是
他
有
經
天
緯
地
之

能
和
轟
轟
烈
烈
的
戰
功
，
而
是
他
在
歷
史
轉
折
關
口
主
動
退
出
最
高
權

位
，
傾
力
推
舉
並
衷
心
擁
戴
更
有
能
力
的
英
才
接
替
自
己
擔
任
最
高
統

帥
，
鴻
業
遠
圖
因
為
有
了
更
合
適
的
領
跑
者
而
龍
興
雲
舉
，
蒸
蒸
日

盛
。
中
華
文
明
史
上
遠
自
堯
舜
禹
、
近
至
周
恩
來
等
無
數
英
烈
都
曾
經

留
下
了
扭
轉
乾
坤
的
謙
讓
高
風
。

九
三
、
勞
謙
，
君
子
有
終
，
吉
。
執
政
者
沒
有
高
踞
權
力
的
峰
巔
坐

享
八
方
朝
拜
，
而
是
像
高
山
甘
願
沉
降
到
大
地
之
下
一
樣
，
把
大
眾
的

利
益
視
為
高
於
一
切
，
並
為
此
而
身
體
力
行
、
疲
於
奔
命
。
無
論
如

何
，
執
政
者
不
去
充
當
弱
肉
強
食
的
規
則
的
保
護
傘
，
而
是
朝
着
民
眾

最
需
要
的
地
方
進
攻
發
力
，
都
將
無
可
置
辯
地
成
為
天
與
人
歸
的
人
間

正
道
。

六
四
、
無
不
利
，
撝
謙
。
一
個
本
來
已
經
很
謙
虛
的
人
，
其
地
位
卻

被
迫
安
排
在
一
個
聲
名
隆
重
的
尊
者
之
上
；
不
能
認
為
自
己
當
之
無

愧
，
也
不
要
因
此
而
惶
恐
終
日
，
這
是
尊
者
謙
遜
的
風
範
使
然
，
是
尊

者
執
意
栽
培
後
進
的
行
為
。
只
要
能
夠
不
負
厚
望
，
就
不
會
有
什
麼
不

利
。六

五
、
不
富
以
其
鄰
，
利
用
侵
伐
，
無
不
利
。
虛
懷
若
谷
的
首
領
人

物
奉
行
謙
遜
之
道
，
不
等
於
對
強
敵
的
挑
釁
一
味
示
弱
與
忍
讓
，
而
是

對
下
屬
人
才
的
尊
重
與
任
用
。
不
能
把
自
己
的
部
下
當
成
斂
財
和
享
樂

的
工
具
，
而
是
要
依
靠
他
們
為
保
家
衛
國
而
赴
湯
蹈
火
。

上
六
、
鳴
謙
，
利
用
行
師
，
征
邑
國
。
面
對
氣
勢
洶
洶
的
來
犯
之
敵

一
再
克
制
忍
讓
，
並
把
每
一
次
忍
讓
的
過
程
都
明
白
地
昭
示
天
下
，
目

的
是
讓
世
人
分
清
是
非
曲
直
，
進
而
涵
養
和
激
勵
士
氣
。
在
忍
讓
的
盡

頭
，
在
群
情
激
奮
的
時
刻
，
奮
然
躍
出
的
是
理
直
氣
壯
的
正
義
之
師
，

是
除
惡
務
盡
的
威
武
之
師
。
沒
有
事
先
的
忍
讓
，
就
不
足
以
顯
示
出
以

文
明
的
威
力
捍
衛
文
明
。

謙卦

幸
福
不
是
必
然
的
，
人
生
苦
短
，
平
安
是
福
。
近
日

發
生
災
難
式
的
事
件
，
涉
及
食
住
行
以
及
理
財
等
，
全

面
性
的
環
球
災
難
，
令
人
震
撼
。

民
以
食
為
天
，
飲
水
是
為
先
。
本
港
多
個
屋
邨
發
生

鉛
水
事
件
，
涉
及
面
廣
且
複
雜
，
官
民
皆
頭
痛
，
至
於

來
自
各
地
的
食
品
安
全
事
件
，
無
日
無
之
。

樂
極
生
悲
。
暑
假
去
旅
行
最
為
開
懷
，
但
近
日
台
灣
出

事
，
泰
國
亦
然
。
往
常
中
國
阿
媽
和
香
港
大
嬸
常
到
泰
國
旅

行
，
最
重
要
的
是
到
曼
谷
拜
四
面
佛
，
求
神
保
佑
保
平
安
。

殊
不
知
日
前
四
面
佛
前
發
生
爆
炸
事
件
，
傷
及
無
辜
，
香
港

及
內
地
同
胞
遭
殃
，
十
分
心
痛
。
箇
中
原
因
雖
未
知
，
但
不

外
與
政
治
恐
怖
事
件
有
關
。

天
津
發
生
化
學
品
爆
炸
，
成
生
態
災
難
，
死
傷
無
數
，
至

今
仍
未
清
楚
內
裡
原
因
。
危
險
品
儲
存
倉
庫
應
嚴
格
監
管
，

民
居
勿
太
接
近
，
人
民
生
命
財
產
最
為
重
要
。

健
康
是
福
，
保
持
身
體
健
康
是
為
重
要
任
務
，
人
無
財
不

行
，
保
護
財
產
亦
同
樣
重
要
。
香
港
是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
也

是
理
財
中
心
，
保
護
財
產
安
全
人
人
有
責
。
最
近
電
話
騙
財

手
法
層
出
不
窮
，
甚
至
涉
及
內
地
官
府
，
令
人
震
撼
。
其
實

﹁
舊
橋
新
炒﹂
，
只
要
凡
事
小
心
便
不
會
受
騙
。

如
何
理
財
，
生
財
有
道
是
高
技
巧
高
難
度
的
事
。
中
央
最

近
把
人
民
幣
貶
值
，
把
人
民
幣
中
間
價
稍
作
調
整
。
人
民
幣

貶
值
如
一
石
掀
起
千
重
浪
，
環
球
貨
幣
大
波
動
，
有
人
形
容

引
起
世
界
貨
幣
戰
。
事
實
並
不
誇
張
，
尤
其
在
新
興
市
場
發

生﹁
你
貶
我
也
貶﹂
的
貶
值
潮
，
股
匯
及
商
品
市
場
皆
波
濤

洶
湧
，
形
勢
一
度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
大
家
期
望
中
央
再
度
入

市
干
預
股
匯
，
其
實
當
局
減
息
降
準
有
一
定
空
間
，
執
筆
之
時
，
大
家

希
望
適
度
適
時
大
大
出
手
出
招
，
打
救
環
球
金
融
市
場
，
做
個
世
界
英

雄
。香

港
股
市
除
外
圍
興
風
作
浪
，
股
市
連
周
大
跌
，
香
港
財
產
大
蒸

發
，
人
人
無
一
倖
免
。
大
家
為
如
何
理
財
保
平
安
傷
透
腦
筋
，
有
人
認

為
經
一
事
長
一
智
，
還
是
磚
頭
最
穩
固
最
值
錢
。
事
實
並
不
，
因
為
金

融
起
風
暴
，
社
會
動
盪
，
樓
市
也
會
波
動
。
股
票
在
股
市
市
場
日
日
可

流
通
，
走
貨
容
易
，
樓
市
房
價
非﹁
野
小﹂
，
一
時
之
間
難
找
人
接

手
，
套
現
不
易
。
市
道
不
好
，
時
間
一
長
，
負
資
產
出
現
，
不
得
了
。

有
人
喜
歡
買
債
券
覺
穩
陣
，
有
人
喜
歡
揸
現
金
，
又
怕
貶
值
。
總
而
言

之
，
理
財
難
，
無
財
生
活
不
易
，
也
難
。
做
人
難
，
奈
何
！
奈
何
！

理財難 思旋
天地
思 旋

每
逢
到
農
曆
七
月
，
各
大
傳
媒
也
不
期
然
地
配
合

這
個
一
直
有
很
多
傳
說
的
月
份
，
安
排
不
同
的
節
目

及
報
道
鬼
話
連
篇
。
就
好
像
電
視
台
會
在
這
個
月
份

安
排
多
套
驚
慄
電
影
播
放
，
報
章
雜
誌
又
會
到
一
些

曾
經
鬧
鬼
的
地
方
來
個
真
實
的
報
道
，
甚
至
訪
問
曾

經
親
身
經
歷
過
，
一
直
流
傳
的
鬼
故
事
。
自
己
在
通
宵
時

段
主
持
節
目
，
也
同
樣
有
很
多
聽
眾
朋
友
問
我
：﹁
你
敢

不
敢
播
放
這
一
首
歌
？﹂

這
個
月
份
，
走
到
街
上
，
都
會
看
到
很
多
球
場
搭
建
了

戲
棚
慶
祝﹁
盂
蘭
節﹂
的
到
來
，
而
各
大
市
民
也
會
在
街

上﹁
燒
街
衣﹂
延
續
這
個
傳
統
習
俗
。
我
不
是
在
這
裡
討

論
究
竟
這
些
習
俗
的
由
來
是
否
真
確
，
但
從
中
亦
反
映

出
，
大
家
對
於
鬼
神
，
仍
有
着
某
程
度
上
的
相
信
。

因
為
自
己
主
持
通
宵
節
目
也
差
不
多
十
年
時
間
，
每
逢
到

了
這
個
舊
曆
七
月
，
總
會
有
些
聽
眾
向
我
提
出
挑
戰
，
你
敢

不
敢
在
晚
上
播
放
麥
潔
雯
的
歌
曲
︽
夜
夜
癡
纏
︾
？
可
能
你

不
知
道
前
因
後
果
，
所
以
會
問
播
放
這
首
歌
有
什
麼
問
題
？

曾
經
有
一
些
傳
聞
說
，
如
果
電
台
節
目
在
深
夜
播
放
這

首
︽
夜
夜
癡
纏
︾
的
歌
曲
，
就
會
發
生
一
些
奇
怪
的
事

情
，
雖
然
我
不
知
道
這
個
傳
聞
是
從
何
來
的
，
但
又
有
很

多
聽
眾
朋
友
都
聽
過
這
個
傳
聞
，
所
以
久
不
久
就
會
問
這

個
問
題
。

對
於
我
自
己
來
說
，
坦
白
說
，
當
了
這
麼
長
時
間
的
通
宵
工

作
，
有
時
總
會
想
着
這
個
問
題
，
究
竟
以
前
說
的
有
關
在
電
台
出
現
的
奇

怪
事
，
是
否
真
的
呢
？
當
然
說
故
事
的
人
總
會
說
到
繪
聲
繪
影
，
但
對
於

我
來
說
，
我
一
直
都
深
信﹁
平
生
不
做
虧
心
事
，
半
夜
敲
門
也
不
驚﹂
。

所
以
，
當
一
些
聽
眾
問
這
個
問
題
的
時
候
，
我
都
會
這
樣
答
他

們
：﹁
而
家
就
播
畀
你
聽﹂
，
而
且
在
這
十
年
期
間
，
我
相
信
已
經

播
過
不
下
十
次
，
沒
有
發
生
什
麼
問
題
，
也
沒
有
任
何
奇
怪
的
事
情

出
現
，
這
就
證
明
給
大
家
知
，
這
個
傳
聞
其
實
都
只
是
一
則
傳
聞
。

我
是
一
個
幾
傳
統
的
中
國
人
，
雖
然
受
過
長
期
外
國
教
育
，
但
對

於
任
何
流
傳
在
民
間
的
中
國
故
事
及
習
俗
，
我
也
會
儘
量
配
合
，
因

為
自
己
深
信
，
以
往
的
歷
史
，
其
實
總
有
它
的
原
因
及
道
理
。

就
算
我
不
怕
在
凌
晨
的
時
候
播
放
某
些
歌
曲
，
但
背
後
，
其
實
也

很
尊
重
在
世
界
上
任
何
空
間
存
在
的
任
何
事
物
，
因
為
生
存
在
這
世

上
，﹁
尊
重﹂
是
非
常
的
重
要
。

所
以
，
各
位
聽
眾
朋
友
，
請
放
馬
過
來
挑
戰
我
吧
！

你敢播放這首歌嗎﹖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水意」這個詞，在漢語中出現頻率不高。明
代文學家袁宏道描述西湖夜色時，曾讚嘆說：
「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
種趣味。」除此而外，很少見用。但從老子的
「上善若水」發端，詮釋「水意」的文論卻比比
皆是，最終將水的意蘊概括為富有文化傳統的人
生哲理。法國學者安妮居里安，在研讀汪曾祺
時，認為他的作品「浸透了水意」。說起來，這
也是我對汪曾祺作品的總體印象。
最早讀到的汪曾祺小說，如《大淖記事》、

《受戒》、《異秉》等，是在《新華文摘》上，
那還是改革開放初期，知道汪曾祺的人不是很
多。讀過幾篇之後，愈發愛看，就到處搜尋他的
作品。高郵外辦的同事得知我喜歡汪曾祺，就送
我一部汪曾祺的作品集《夢故鄉》，厚厚的一大
本。於是便一股腦兒扎進書中，過足了汪曾祺
癮。後來，凡有汪老新書問世，都要買來讀。
汪老作品看多了，總覺得有一種無形的氣韻在
流動，那麼自然、隨意、疏淡，看山是山，看水
是水，一點花哨都沒有。他的《葡萄月令》，有
點像觀察日誌，但視角之細微，摹狀之具象，言
辭之簡約，體悟之精到，讀罷令人心神寧靜，如
臨田園。沒有華麗的藻飾，沒有誇張的抒情，沒
有冗餘的鋪陳，沒有抽象的概念，於家常話語之
中，透出的卻是一派天籟。東籬採菊，心香在
掬，西窗邀月，晴光滿身。

是什麼氣韻呢？有人說是鄉土氣，可人家汪老
不認。我開始也曾有過這樣的印象，回味起來確
實不像。他的作品，既不同於魯迅那個年代的鄉
土文學，也不同於解放區時期的「山藥蛋派」，
與孫犁的《荷花淀》有些相近，但格調有所不
同。至於說原鄉情結，倒是有，但哪個作家沒有
呢？如老舍之於北平、賈平凹之於商州、莫言之
於高密東北鄉等。汪曾祺的敘事背景不只是家鄉
高郵，還有昆明、上海、北京、張家口。他在家
鄉生活到十九歲，然後是昆明七年，上海一年
多，張家口四年，最後在北京，直到終老。原鄉
情結不是汪老獨有的，他不認為自己的作品是鄉
土文學，聲言自己並不排斥現代主義。人稱汪曾
祺是意象現實主義者，將其作品特徵概括為日常
生活審美化的「意象美學」，或謂之俗中見真
趣。看過汪曾祺作品的人，絕不會覺得俗氣，有
的只是人性之美，本真之美。文學說到底是人
學，只有說人話，才有人情味，才會被人接受。
大眾讀者搞不懂什麼是意象現實主義，但卻能感
受到汪曾祺作品的氣韻和魅力。
那麼，究竟是什麼氣韻讓人感覺那麼親近，那
麼投緣呢？我揣摩，汪曾祺作品的氣韻，應包括
煙霞氣、水土氣、人文氣。說到底，就是人間之
地氣、水氣。從水鄉澤國走出來的人，心已被水
沁過，水氣自然重些。《大淖記事》最為典型，
在煙水蒼茫的湖蕩背景下，盡顯鄉戀的清純、溫

潤與灑脫。即便寫他鄉風情，煙水氣也很重。
《看水》取材於張家口外的農村，《水母》則完
全是北方風習，《昆明的雨》在他眼裡，是那樣
的明亮、豐滿，使人動情。他對湖光山色、人間
草木、四方食事、世俗人情、異秉怪癖等，都有
十分好奇的興致，以至拈花微笑，涉筆成趣。雖
說是「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他
的佳興卻另有一番氣韻。「世事洞明皆學問，人
情練達即文章」，用在汪老身上倒是貼切。
他寫《翠湖心影》，着眼於一個「翠」字，鍾
情的卻是那種宜人的情趣和愉悅的心境，人事活
動的篇幅多於景致。他筆下的《人間草木》，連
帶着花鳥蟲魚、人文景致，着墨更多的則是親近
自然的無窮樂趣。他的《四方食事》，寫得意興
盎然，漫溢着濃濃的人間煙火氣。讓他留意的不
是什麼珍饈佳餚，稀世名饌，而是街頭巷尾的地
方小吃。除了他所鍾情的淮揚風味外，還有上海
的醃篤鮮、蘇州的塘鱧魚、杭州的炸響鈴、山東
的大葱煎餅等，就連各地的鹹菜，如北京的水疙
瘩、天津的津冬菜、保定的春不老等，到了他口
中、他筆下，也都成了有考究的美食。他曾比照
多個品種的馬鈴薯，畫過一套《中國馬鈴薯圖
譜》，每次畫完之後，就放進牛糞火裡烤熟了
吃。他得意地說：「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麼
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他回憶西南
聯大的文字，更是風趣，寥寥幾筆，就把那些特
立獨行的文人學子形象，勾勒得呼之欲出，活蹦
亂跳。在《跑警報》中，一句話就活畫出一個恃
才傲物、直擄血性的劉文典。
辭達則止，不貴多言。簡潔也是汪老為文的一

大特色。他自述，我只寫短篇小說，因為我只會

寫短篇小說。或者說，我只熟悉這樣一種對生活
的思維方式。我的小說最長的一篇大約是一萬七
千字。有人說，他的某些小說，比如《大淖記
事》，稍為抻一抻就是一個中篇。他很奇怪：為
什麼要抻一抻呢？抻一抻，就會失去原來的完
整，原來的勻稱，就不是原來那個東西了。文字
不是拉麵，理應有感而發，該長則長，當短則
短，蓄意膨化，畫蛇添足，是名利心作祟，讀者
是不會買賬的。在散文隨筆中，有一種形式很像
聊天。東一句，西一句，漫不經心；深一句，淺
一句，了無拘謹；興來則書，意盡則止。言語細
碎但不絮煩，文筆質樸而又淡雅，思維感性卻不
矯情。在恬適之中說心事，於細微之處遣情懷。
看似隨手拈來，細品卻有餘味。讀汪曾祺的散
文，感覺尤其如此。用他自己的話說，「我追求
的不是深刻，
而是和諧」。
如是我聞，閱
盡 滄 桑 意 轉
拙，心在煙波
雲水間。
上述解讀雖

然都有道理，
但還沒有完全
說到點上。最
能概括汪老作
品氣韻的還是
朱 熹 的 哲 理
詩：問渠那得
清如許？為有
源頭活水來。

汪曾祺作品的「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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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淖記事》中的「水意」最
為典型。 網絡圖片


